
龚学敏诗集《白雪与挽歌》提
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老主题、老题
材如何在新的生活背景下复活？ 如
何焕发生机？ 这实际上关联出新诗
领域要面对并处理的一个关键问
题，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脉融
合问题。 无论传统题材还是传统诗
学，都需要在现代生活经验中承续
与发展。

当前， 写作的碎片化和个人化
特征明显，带来阅读的困难，缺少情
感的共鸣。《白雪与挽歌》是对英烈
的歌颂、缅怀和祭拜的挽歌，这是一
个严肃甚至是庄重的主题， 也是一
个老主题。

从难度上说，一是时空错位和
生活内容的体验错位。 写作者和写
作对象之间具有时间空间距离、时
代生活内容的隔阂性。 在时间上存
在 80 年的跨度， 战争年代和长期
的和平生活之间具有几代人心理
体验的隔膜换代感； 在空间上，作
者长期生活在西南温润环境中，而
写作的内容是东北的极寒之地，也
相差极大。

另一个难度是创新的难度，对
抗日英烈的挽歌这样庄重宏大的主
题，诗歌史上已经有很多年、很多代
人的写作， 很容易陷入概念化的窠
臼。要避免重复和创新很难，而且在
表达上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性，个
人化的发挥也很难。

本诗集的突破在于以情感性、
个人性奠定诗歌写作基础，营造出
代入感， 带动诗集在艺术上的起
飞。 诗集的核心在于真，老主题、大
主题中个人真实真诚。 博大的爱与
个人生活的结合，使诗歌境界宏大
而细腻。

诗歌情感真挚强烈， 以真实的
个人认知经验和情感为驱动。 开篇
的《赵一曼》里，对于囚禁于监狱中
经受酷刑的赵一曼来说， 一方面是
传奇性的人与事， 另一方面也有监
狱环境和内容的雷同化限制。

“驭雪成马，风是我刺向侵略者

的长刀……刃是走在前面的那片
雪”“万千的雪片是我用自由且纤细
的手 / 磨出的刃。 我用红色的火 /
奔跑。 信仰所至，遍野都是 / 我的名
字 / 都是我刀刃的名字”，诗歌以监
禁中向外望的视角， 寄情于寒风和
雪片， 驾驭不受限制的风雪驰骋万
里，化身为战斗的豪情，豪迈的战斗
精神充盈天地。

对于酷刑并不随意夸张化表
现，“把指甲拔去吧，掉在地上，这样
/ 我就把大地抓得更紧”“把牙齿拔
去吧，天上一些，地上一些 / 让我将
泼天盖地的仇恨咬得更狠一些”，以
意志力化酷刑折磨为战斗的想象，
既有贴切的细节吻合度和代入感，
更表达出诗歌的力度。

“宁儿是遍地的月光。我朝着哪
里 / 唱摇篮曲 / 哪里就是抚摸你的
手”，穿着的红衣、纤细的手、对孩子
的挂念，这些温柔的情感、外表的美
丽，都是以女性身份日常化、生活化
的贴切经验， 真实而细腻地复活场
景，更将爱与恨、温柔与豪迈、酷刑
与意志之间强大的反差张力， 营造
出诗歌的力量感。

又如《杨靖宇》中，“风，用机翼
的刀 / 把天空刮得比空坛子还干净
……此刻， 将军怀揣的黎明 / 正在
被篦子一样密集的刺刀， 一步步逼
近”，刮空坛子、篦篦子，这些熟悉而
温馨的江南化的日常生活意象，带
来场景融入感， 也为英雄的壮烈行
为带来反差感。 这是在日常化意象

观照和融合理解下的抗战史、 英雄
史的重写、重述。

想象的丰富、 内容的贴切，消
除了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真实的
情感与个人经验熔铸代入感带动
场景的营造、想象的飞扬和奇崛的
创造，并不突兀生硬，情感的共鸣
真实自然。

对于成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
想象的丰富、 修辞技术的使用并不
难， 真实真诚这看似起点性的东西
反而成为写作的难度。 正因如此，
《白雪与挽歌》的个人性、真实性、代
入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 也是
其技术性腾飞的基础， 合起来成为
摆脱主题性写作中同质化的关键。

《白雪与挽歌》将形式美学与意
义美学并飞，融合推进，在诗歌传统
艺术形式的新旧融合中实现文脉传
承和创造性转化发展。

《十二烈士山》每节开头以“战
士××倒下”复沓，12 名战士的牺
牲逐一分节叙述， 节内分别集中
于雪、桦树的泪、阳光、雨、土地、
被子、树叶、石碑、刀、鸟鸣、雪、松
树等核心意象， 在排比复沓中错
落有致， 情感逐层递进， 万物调
动、 万物交响形成各种合奏协奏
曲。 情绪的铺排推进如潮水般叠
浪推进， 既形成史诗般的场面感
和过程性， 又具有逐浪高的史诗
吟唱感。 终章合奏：“小孤山长成
十二烈士山。一座新来的山 / 鸟瞰
原野”“他们的姓名排成十二个

月， 用每刻时间 / 簇拥祖国的版
图”，在轰鸣中再上高潮。

《魏拯民》在第一小节以“密营
饿了”“粮食饿了”复沓推进至“饥饿
在饥饿中昏迷”“连饥饿自己都饿
了”，在第二小节转至“冬天来临”复
沓。《金锦女》在第一小节以“有活着
的吗”的问答体复沓，在第二小节变
奏，转至“一只小百灵，用少年中国
的嫩绿 / 飞过森林”复沓。 均是排比
递进， 音韵与剧情性过程性同步铺
开，使全诗格局宏大，山河环响，轰
鸣不止，有歌剧性风采。

分节歌强化了诗歌的抒情节
奏，情感推进更具层次。分节间的呼
应与问答中的张力， 不仅贴近民间
歌谣的传统结构， 也增强了叙述的
互动感与现场感， 历史记忆在复沓
与变奏中获得回响。

这种形式选择并非单纯的技巧
展示， 而是与主题情感相契的整体
构造，使庄严与哀婉、个体与集体在
音律流转中达成平衡， 进一步深化
了诗意的真实与厚度， 也形成史诗
性美学风格。

庄严肃穆的主题与大量的个人
化、日常化经验结合，抒真情；化用
民歌、赋体等传统文化成分，诗歌内
容与节奏结合，形神相谐，在对熟悉
的审美形式回归中又创新创造，在
现代白话诗诗歌三美建设中进行新
的实践。

《白雪与挽歌》以有意味的形式
反推意义的表达、情感的张扬，以形
式凝聚意味，放大意味，形式和意味
同步推进。

回归诗歌的源头， 即源自个人
化、 生活化经验的真实， 情感的真
挚，达成可理解的艺术想象，在表达
性和交流性之间达成传统诗学与现
代经验的彼此消化。

新诗的发展始终要面对并处理
和旧诗、 传统文脉的断裂与传承发
展的问题，《白雪与挽歌》 的探索让
人想起一首《插秧歌》：“低头便见水
中天，后退原来是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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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谱系中， 民族文学书
写以其独特的音色不断丰富着我们
对文明多样性与人类精神谱系的理
解。 它们既是特定族群身份认同的回
响，也是穿越时空、抵达普遍人性的悠
远呼唤。 羌人六的《尔玛史诗》便是这
样一部作品，它连接着羌族古老的神
奇秘境与现代读者的心灵世界。 小说
深深植根于川西北“断裂带”的文化土
壤，以一种兼具学术与艺术的方式，激
活了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并试
图在史诗的宏大框架内，回应关于起
源、信仰、英雄、爱与和平等永恒命题。
《尔玛史诗》以羌族经典史诗为叙事主
线，讲述了羌族的迁徙、生存与挣扎。
故事始于动荡岁月，描绘了祖先们在
大山中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贯穿于
多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外围影响。 书中
不仅记录了一个古老文明特有的风
俗，更以饱含血泪的笔触，刻画了木姐
珠、阿勿巴吉、斗安珠、阿巴白构、泽基
格布等在岁月洪流与自然暴力下的
坚韧命运。 全书既是对一个民族坚韧
生命力的礼赞，也是一曲为行将消逝
的乡土文明所唱的深沉挽歌，深刻探
讨了传统与现代、灾难与重生、个人与
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想走的路，一定会到”。《尔玛史
诗》的写作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
础之上。 羌人六为这部作品做了充分
的准备，涉猎千万余字的民间文学资
料和相关论著。 文末所附长文创作漫
笔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互文本。 这种文
献学意义上的爬梳不是简单的素材
堆砌，而是对羌族文化体系的深入理
解与重构。 作品聚焦于羌族最具代表
性的几大史诗，兼及数十种其他史诗，
从中汲取养分。 这些史诗涉及生活生
产、转移迁徙、爱情婚姻、战争与和平
等多个主题，构成了羌族文明从原始
走向理性的完整脉络。 上古歌谣、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在字里行间自然流
淌。 值得注意的是，羌人六在处理这
些古老题材时并非简单复述，而是在
原汁原味地保留民间底色的同时，赋
予其当代价值与表达形式。

地缘情结是《尔玛史诗》个性锋芒
的重要来源。 羌人六的出生地平武县
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这一地理空间不
仅是羌族文化生存的实体场域，更是
他的精神原乡。 在散文集《绿皮火车》
中，他已构建出“断裂带”这一文学地
理概念。 这种地缘认同在《尔玛史诗》
中进一步升华为民族认同文献基础
与地缘情感的互文，使《尔玛史诗》既
具有文化志的学术价值，又充满文学
表达的个性锋芒。 作者穿梭于历史与
当代、族群与个人之间，将古老的羌族
史诗、神话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
学叙事。

羌人六采用了一种既新奇又不猎
奇的写作策略，在魔幻与现实之间找
到了平衡点。 魔幻元素在作品中自然
流淌，源自羌族文化特有的神话思维
和万物有灵观念。 不少超现实的描写
不是为猎奇而设，而是羌族原始思维
的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体系中，人
神共存、万物有灵是基本的认知模式。
魔幻叙事背后，是鲜活的民族情感和
厚重的文化积淀。 现实维度同样在作
品中占据重要位置。《尔玛史诗》实现
了对羌族精神史的全景呈现。 作品既
有从神灵的世界走到现代生活的全
部历史的纵向脉络，也有涵盖生产、爱
情、战争与和平等多维度的横向展开。
这种叙事策略使得羌族文化不再是
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与当
代对话的精神资源。

“古花古开，今花今开”。《尔玛史
诗》 虽根植于羌族文化， 但其精神内
核———如对牺牲、仁爱、自由等共通人
性的颂扬———却具有超越民族的普
遍意义。 尤为可贵的是， 它并未固步
自封，而是通过描绘古羌人与古蜀人
等民族的交往融合，生动体现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两岸的
山看得见不会碰头，两河的水看不见
也会合流”的比喻，正是这种开放包容
心态的诗意表达。 这些善与美的品质
在羌族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更加熠熠
生辉。 这部作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
羌族文化，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
的精神资源。

《尔玛史诗》的文学魅力很大程度
上源于其独特的诗性特征。 羌人六有
多年的诗歌写作经历，在散文集《绿皮

火车》 中已展现出对诗性语言的驾驭
能力，这种诗性表达在《尔玛史诗》中
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通过诗性逻辑实
现了民族历史的审美重构。 意象系统
的精心构建是作品诗性的另一表现。
羌人六擅长通过意象传递复杂的情感
和思想，如《绿皮火车》中的绿皮火车
既是具体物象， 也是时间与记忆的象
征。在《尔玛史诗》中，火、羊、白石等羌
族文化中的核心意象， 构成了丰富的
象征系统。以白石为例，它源于神话史
诗之中，是羌族多种崇拜的象征，连接
着过去与现在、神圣与世俗。这种诗性
既体现在作品的神话思维结构上，也
表现在语言的艺术表达中， 与羌人六
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一脉相承。 神话思
维为《尔玛史诗》提供了深层的结构逻
辑。 在羌族的原始观念中，“人神共居
于世间”，这种世界观打破了理性主义
设定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更为广阔、更
具诗意的叙事空间。 这种神话思维不
是简单的文学技巧，而是羌族“万物有
灵的世界观”的自然流露，是这个古老
又神秘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尔玛史诗》同样民族历史与个人
视角相结合， 实现了从小我中挣扎出
去的蜕变。 通过神话思维、诗性语言、
意象系统和史诗气魄的多维建构，《尔
玛史诗》实现了民族历史的美学转化，
使古老的羌族文化以生动的文学形式
焕发新的生命力。 羌人六不仅在叙事
的层面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波
澜壮阔的精神迁徙史， 更在方法与价
值的层面， 为当代民族书写提供了富
有启示性的范式。 小说在魔幻与现实
之间所搭建的叙事空间， 既是对羌族
“万物有灵”世界观的真切呈现，也是
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美学策略， 它使得
那个“人神共居”的世界变得可信、可
感， 甚至成为映照我们自身处境的一
面镜子。而作品中始终闪耀的，关于牺
牲、仁爱、和平与包容的人性光辉，则
超越了族群的边界， 成为在纷繁复杂
的现代社会中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
《尔玛史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还原”
了一段历史或一种文化，更在于它“创
造” 了一种对话的可能———过去与现
在的对话，羌族与世界的对话，神话与
现实的对话。 它并非将民族文化封存
于文学的琥珀之中以供观瞻， 而是让
其成为一泓活水， 持续滋养着更为广
阔的文化原野。

“羌去何处”。 《尔玛史诗》以羌
族深厚文化遗产为基石， 通过文学重
构而成的民族精神画卷， 写出了属于
他们的创世神话。 作品立足于作者对
千万字羌族民间文学与史料的系统性
学术准备，以强烈的“断裂带”地缘情
结为内在驱动， 精炼并激活了羌族最
具代表性的几大史诗， 共同串联起羌
族文明从原始启蒙到理性成熟的完整
脉络。 作者采用了一种现实与魔幻交
融的叙事策略， 再现了羌族从西北迁
徙至岷江上游的壮阔历史及其在古蜀
大地上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的生活图
景。最终，这部作品超越了单一民族历
史的记述， 在对那些永恒价值的书写
中，挖掘出跨越族群的人性共相，成就
了一部兼具文化志学术价值与强烈文
学个性的民族精神新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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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积淀民族精神和传承文
脉的重要载体。 它不仅是个人情致
的抒写， 更承载着一个民族集体的
记忆、情感与智慧。尽管文本形态与
传播方式日新月异， 但当代诗歌创
作并未割断与传统文化的深刻联
结。 在近期的一些诗歌作品中，诗人
们以现代的眼光与诗性的笔触，勾
连古今，打量、挖掘、激活传统文化
资源， 使其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以艺术的方式厚植文化
底蕴， 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提供了
精神资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
利。 这是诗人、诗歌界关注的核心话
题之一。 2025年， 多家诗刊开设专
栏，以诗的方式重回历史现场，书写
抗战精神。《星星·诗歌原创》第 9期、
《扬子江诗刊》第 5期、《诗选刊》第 10
期分别设立了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
年有关的栏目。这些栏目收录的作品
共同构成了一部悲壮而辉煌的精神
史诗。《扬子江诗刊》第 5期发表的郭
新民的《旗帜》诗句铿锵，充满了对历
史的敬畏：“一面穿满弹洞的旗帜 /
一篇抗战胜利的红色经典 / 一件英
雄血染的历史鉴证 / 读懂它昨天所
向披靡的艰辛历程 / 就深谙今日弥
足珍贵的时代价值”。《星星·诗歌原
创》第 9 期刊发的林隐君的《浙东抗
日根据地的英雄群像》则让英雄自己
发声：“我不能选择生，但能选择向死
而生”，“我不能回避死 / 但能选择美
丽的祖国枕我于河山”。 这些作品将
个体生命融入家国河山的壮烈，正是
抗战精神最动人心魄的体现，它穿越
时空，依然能激起今日读者深沉的爱
国情怀。

除了血与火的壮怀激烈， 沉淀
于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
大夫精神， 同样在当代诗歌中找到
了新的知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耿
介不屈与豁达超脱， 成为诗人观照
现实、安顿自身的精神资源。《诗刊》
2025年第 10 期刊发的汤养宗的《苏
东坡： 惠州的萤火虫， 天空上的月
亮》 巧妙地将苏轼人生的两种境遇
并置：“庙堂之上， 你是光华耀天的
皓月 / 在惠州， 却成了一枚乡野的
萤火虫 / 被换作明灭不定的东西 /
依然是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为
取悦夜空， 你开启了一种晦重的生
活”。 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精神独
立与生命热忱的品格， 正是苏轼留
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传统文
化中开放包容的精神亦被书写。《绿
风》2025 年第 5 期刊发的邓汉平的
《轮台长歌·绮梦千年》，回溯张骞西
征、 开辟丝绸之路的壮举：“伊犁河
畔， 战火连天纷争惊悸不安 / 历史
的尘埃中， 掩藏着未酬的壮志与悲
壮的离歌 / 张骞西征越千山， 西域
风云幻梦间浮现 / 只为开辟丝绸
路，险阻不畏难，心间摇曳千秋业”。
诗中“丝路之上，文化火花如繁星点
点闪 / 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彼此心田
与灵魂”，描绘的正是文明交流互鉴
的壮丽图景。

日常生活中沿袭的传统习俗与
仪式，维系着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安
顿着个体的精神归属。 在快速发展
的今天，诗歌成为记录、反思这些习
俗的有效载体。 有的诗歌记录着传
统信仰与宇宙观。《诗潮》2025年第
9 期刊发南书堂的《问月》：“月亮还
是那个月亮 / 古人今人不休追问 /
估计后人也是这样”。月亮作为一个
古老的文化符号， 是中国历代诗人

寄托情思的共同意象， 连接起古人
与今人， 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人感
应、物我同一的哲学思想。 这恒常的
追问，指向的是人类对永恒、对未知
的共同追寻。宗法制度与家族观念，
则具体体现在村落与宗祠之中。《诗
歌月刊》2025 年第 9 期刊发的周簌
的《浯潭古村》描绘了一幅在时间中
衰败又坚守的图景：“只有宗祠 / 替
这座千年古村， 保存着姓氏和余
温”。 宗祠不仅是实体建筑，更是家
族血脉与文化记忆的守护神， 是漂
泊游子的精神之根。《星星·诗歌原
创》2025 年第 10 期刊发周占林的
《孔庙》：“历代朝圣的虔诚 / 就像雨
滴 / 沿低垂九脊滑落 / 一个个朝代
的风雨 / 被蛀蚀的康熙题匾已经金
漆斑驳 / 那一横一竖 / 挺立成华夏
文明的脊骨”，诗句里孔庙象征的儒
家文化与文明道统， 在诗行中获得
了具象而坚韧的表达。

文化的创造与传承离不开人。
那些看似平凡的手艺与人物，构成
了传统文化坚实而富有温情的基
底。 诗人将目光投向这些风景，用
文字为无名者立传，铭刻那些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的手艺。《星星·诗歌
原创》2025 年第 10 期刊发的高仁
斌的《一群会石刻的手艺人》表达
了对朴素的无名匠人的歌颂：“这
群会石刻的手艺人，没有留下名字
/ 就像他们生活的朝代， 没有留下
反思”。 诗人没有停留在对技艺本
身的赞美，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匠人
与土地、与历史的血脉交融。 同一
期，高鹏程的《民间技艺（组诗）》展
现了诗人对传统手艺的珍视。 其
中，《富阳草纸》写到，“正是有了这
种物美价廉的草纸”， 才使世界变
得更加干净。“草纸” 代表着最基

础、最实用的物质文明成果，诗人
通过对比暗示：真正改善人民生活
的实用发明，比空谈道德的文章更
有价值。 在《金村窑场听青瓷烧制
讲解》中，他描绘了传统技艺的核
心，“最难的， 依然是窑温的控制
/1260 度。这是梅子青玻化期 / 需要
的烧制温度 / 然而如何掌握， 完全
取决于师傅眼神 / 审视窑火时瞬间
的感知 / 这是泥与火的艺术。 这也
是火与水之间的 / 秘密协议 / 只有
最有经验的窑工才能掌握”， 通过
经验积累掌握的技艺是现代科技
难以替代的人文温度。 除了手艺，
那些承载着民间记忆的平凡人物
同样是诗歌关注的话题。《诗刊》
2025 年第 9 期刊发胡丘陵的《推鸡
公车的胡良风》：“肩上， 长满路边
的荆棘 / 是一根不能折断的扁担 /
他推走一个又一个黄昏 / 将一家人
颠簸的日子 / 推得稳稳当当”，诗人
用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塑造了一个
坚韧的劳动者形象。 这不仅是个人
命运的写照，也是千千万万在历史
长河中默默耕耘的普通人的缩影。
这些人物、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历
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温度。

纵观当下的诗歌现场，我们可以
看到，传统文化并非如冰冷标本一样
陈列于博物馆，而是活生生地流淌在
当代诗人的笔端。诗人们以个性化的
感受和现代性的表达，让民间手艺的
温度、抗战精神的铁血、士人风骨的
高洁、古老习俗的余温，在分行文字
中重新苏醒。在技术理性日益凸显的
今天， 诗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
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我们
这个时代提供了深沉的文化定力，也
为漂泊的现代心灵找到了可以皈依
的精神家园。

诗歌中的文脉延续与精神传承
□ 张虹云 蒋登科

传统与现代的文脉
该如何融合

———评龚学敏诗集《白雪与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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